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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當他讀著一頁書，他會突然停在某一句上，然後想到遙遠遙遠的地方。。。
他掛上電話，嘴角牽了一個苦笑。

回味著她剛才的語氣，是什麼使她答得如此冷淡？他本來興致勃勃想請她去「紅寶石」，因為知道她喜歡聽蕭邦。「多謝。或者，你改請另一個人吧。」一時間，他像在旋風裏的孤樹。

應酬他以冷冷的不著邊際的說話。她能嗎？

為什麼呢？他情不自禁的問。

也許他不該有這個念頭。她將近考試了。

曾經有過小小的意氣。一星期後，他在一封信裏寫道：「原諒我。」同日也收到她同一句說話。

如果一切都是這樣巧合，又這樣美得出奇不意有多好！只是，像這樣零碎的快樂， 到底不可多得。就像那些個晚上，雖然短暫，卻是不可言喻的豐盈。甚至分手後踏入夜街時那種淡淡的空茫之感，也是另一種意義的豐盈。但時間總是捉弄著人， 那些個快樂而會心的夜晚，像悠柔的溪水似的流去了。

「人生只是一個過程，生命之後是如謎一樣不可知。我們都在這過程中扮演著一些角色；可是，很多人只記得台前，卻迷失了真正的自己。」她的純真，她的不可思議的深刻和慧悟，都涵蘊在她那幽幽的談吐上。側頭看她，瞄見一抹挺秀的輪廓，抅出在淡月的夜幕上，靈潔如水的雙眸正望向遠處，她沉思的樣子好美！

那些日子，他整天都伴著她。每個星期五的晚上，那是她的影子。其他的日子裏，她的笑意的回憶都化成了他的沉思。每當他讀著一頁書，他會突然停在某一句上，然後想到遙遠遙遠的地方。就如那些個討論課裏，大家圍坐著。他偶然漫不經意的瞥視她一眼，然後又轉過去跟其他同學應答著。但，他往往不知道自己在說著些什麼，因為一道目光正在逼迫著他。他心緒不寧，在感覺幾乎窒息前猛然一回頭，剛好接著她正要閃開的目光。或許，他以為，已看到了一個淺淺的笑意，一個會心，在彼此矜偽的面具下。
「有個性並不表示要凡事不妥協，」 一個去了澳洲的同學在信裡這樣提到她。 「她了解人，體諒人，難道你說她世故沒有個性？」 

怎會呢？只要想起那趟，他便要感激得不好意思再說什麼了。因為一點巧合的誤會，她在「新亞」門口等了他兩個鐘頭 ; 當他氣急敗壞的趕到，心裏正惶惑著不知怎樣解釋的當兒，她卻迎著他平靜的說：「我們走吧。」 

像春風也像夕陽，她給人的感覺是一派怡然。每當歉然的要對她表示感激，他同時感到有一股洋溢的甜蜜湧現在心頭。盈滿的當兒，他每每禁不著叩問：是否上帝的寬大已降福人類？
而今夜，又怎會？
世事恒非人力所能勉強，尤其是那感情；而快樂，那零碎的快樂，卻並不是幸福啊！

拼揍下的零碎，掩不盡大幅空茫。此刻，他唯有到黑夜下散步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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